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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视野下的坦桑尼亚教学语言问题∗

李　 丹∗􀂷

　 　 内容提要 　 独立至今ꎬ 坦桑尼亚未曾经历过剧烈的社会、 政局动

荡ꎬ 也不存在尖锐的民族、 种族矛盾ꎬ 国内局势相对平稳ꎬ 作为族际通

用语的斯瓦希里语功不可没ꎮ 然而ꎬ 当下坦桑尼亚正在逐步远离建国初

期的 “斯瓦希里化” 梦想ꎬ 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在教育领域内的博弈引

发了席卷全国的教学语言危机ꎮ 在多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ꎬ 斯瓦希里语

的发展渐趋迟缓ꎬ 教育本土化大业渐被侵蚀ꎮ 在英语日益全球化的背景

下ꎬ 语言政治化、 精神殖民化、 教育精英化等趋势严重阻碍了坦桑尼亚

扩展斯瓦希里语教学语言职能的多次尝试ꎮ 英语与斯瓦希里语在坦桑尼

亚的角逐也是后殖民非洲国家中语言地位级差的一个缩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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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是东非地区民族最多的国家ꎬ 但国内没有一个主体民族在历史

上发挥过影响全局的作用ꎮ① 独特的民族构成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大族压迫小

族、 民族矛盾尖锐的局面ꎬ 十分有利于国家的文化整合ꎮ ９９％ 的坦桑尼亚人

熟练掌握斯瓦希里语ꎬ 这门通用语所具有的民族中立、 传播广泛等特征契合

了国家政治制度变革的需要ꎮ 正是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ꎬ 斯瓦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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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Ｌ１５ＣＹＹ００３) 和大连民族大学博士启动基金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ꎮ
坦桑尼亚共有 １２６ 个民族ꎬ 人口较多的民族包括苏库马族、 马孔德族、 查加族、 尼亚姆韦齐

族、 哈亚族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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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语得以脱颖而出ꎬ 成为坦桑尼亚的国语和官方语言ꎮ
然而ꎬ 语言规划是一场利益驱动的博弈ꎬ 其中的利益相关者总是试图通

过制定那些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内容以获取利益ꎮ 在非洲ꎬ 前殖民语言和本

土语言在教育领域内的地位规划尤为适于诠释语言规划的 “博弈” 本质ꎮ①

语言现实无法与历史割裂ꎬ 后殖民非洲国家现阶段的语言规划导向仍旧带有

清晰的殖民印记ꎮ 追溯坦桑尼亚语言教育规划的演变过程ꎬ 有助于我们透视

该国教学语言危机的深层次动因ꎬ 挖掘语言教育、 语言地位、 语言选择与政

治权力间的作用机制ꎬ 借此提炼出后殖民非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教育本土

化事业中所面对的重重阻力ꎮ

坦桑尼亚语言教育规划发展史

历史上ꎬ 坦桑尼亚先后处于德国和英国的殖民势力范围之内②ꎬ 独立后又

陆续经历过两次政治体制转型ꎮ 在殖民地时期和后殖民时期ꎬ 坦桑尼亚本土

语言斯瓦希里语教育规划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
(一) 将斯瓦希里语作为殖民地通用语

德国的殖民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并巩固了斯瓦希里语的通用语地位ꎻ
相较而言ꎬ 英殖民政府更加重视宗主国语言在殖民地的传播ꎬ 积极树立英语

的官方地位ꎬ 强化英语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ꎮ
实质上ꎬ 斯瓦希里语作为通用语地位的确立并非殖民者刻意推广的结果ꎬ

因为早在德国确立殖民统治之前ꎬ 斯瓦希里语已成为坦噶尼喀大陆 (即坦桑

尼亚的大陆部分) 的通用语ꎮ 然而ꎬ 出于对民众形成 “统一战线” 的担心ꎬ
当地的德国政府官员曾一度要求采取紧急措施ꎬ 阻止斯瓦希里语的进一步传

播ꎮ 事实上ꎬ 德国对该国的殖民征服从一开始即遭到了坚决抵抗ꎮ １９０５ 年爆

发的马及马及起义 (Ｍａｊｉ Ｍａｊｉ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是坦噶尼喀现代史上首次跨越民族

界限的反殖民运动ꎮ 斯瓦希里语团结了来自不同民族的起义者ꎬ 培养起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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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詹姆斯􀅰托尔夫森: «语言教育政策: 关键问题» (第二版)ꎬ 俞玮奇译ꎬ 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１６６ 页ꎮ
１８８５ 年ꎬ 柏林会议将坦噶尼喀内陆划归德国势力范围ꎬ 沿海 １６ 公里宽的地带仍属桑给巴尔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ꎬ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ꎬ 英国占领坦噶尼喀全境ꎮ １９１９ 年ꎬ 根据凡尔赛条约ꎬ 坦噶尼喀成

为英国的 “委任统治地”ꎮ １９４６ 年ꎬ 坦噶尼喀成为英国的托管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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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ꎬ 成为民族融合的动员工具ꎮ
自确立殖民统治起ꎬ 德属东非当局便急需一门通用语以管理殖民地行政

事务ꎮ 最初ꎬ 具有伊斯兰特征的斯瓦希里语被排除在外ꎬ 德语也未在候选之

列ꎮ 部分原因在于德国人担心德语的 “尊贵品质” 被他人玷污ꎻ 另一部分原

因出于警惕非洲人通过学习德语获取西方进步理念ꎬ 从而威胁殖民统治ꎮ① 因

此ꎬ 在马及马及起义前ꎬ 德属东非并无任何语言推广的大规模举措ꎮ
马及马及起义客观上帮助德国殖民者做出了语言选择ꎬ 他们充分意识到

并决定发挥斯瓦希里语的工具性职能ꎮ 但出于对伊斯兰文化的忌惮ꎬ 德国语

言学家卡尔􀅰梅诺夫 (Ｃａｒｌ Ｍｅｉｎｈｏｆ) 提议用拉丁语书写体取代阿拉伯语书写

体ꎬ 用德语词汇取代阿拉伯语词汇ꎬ 真正实现斯瓦希里语的 “去伊斯兰

化”ꎮ② 如此一来ꎬ 经过 “净化” 的斯瓦希里语遂有望为殖民者服务ꎮ 通晓斯

瓦希里语成为当地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必备条件ꎬ 甚至连德殖民政府官员

都积极主动地学习这门非洲本土语言ꎮ③

对德国人而言ꎬ 大规模使用和推广斯瓦希里语是出于实现殖民目标、 便

于殖民地管理等实用目的的考虑ꎬ 如幽灵般无处不在的英语才是他们最大的

梦魇ꎮ 德属东非的一份报纸曾如是评论: 英语必须被逐出东非ꎬ 德语和斯瓦

希里语足以发挥所有语言职能ꎮ 然而ꎬ 一战后ꎬ 德国不得不放弃在坦噶尼喀

的统治权ꎬ 英国顺势接管ꎬ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全部落入英国掌控之中ꎮ
与前任殖民者不同ꎬ 英殖民政府大力推行宗主国语言ꎬ 旨在刻意培养少

数精英以充当殖民者和民众间的沟通桥梁ꎬ 并规定基础教育前 ５ 年将斯瓦希

里语作为教学语言ꎬ 中等教育及以上教育阶段一律采用英语ꎮ １９４６ 年ꎬ 殖民

政府推出 “坦噶尼喀十年发展与福利规划”ꎬ 明确指出: 在理想状态下ꎬ 小学

入学率应达到 １００％ ꎬ 中学入学率最好不超过 ４％ ꎮ④ 在推进英语教学的同时ꎬ
英殖民政府并未置斯瓦希里语于不顾ꎬ 语言本土规划逐步展开ꎮ １９３０ 年ꎬ 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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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ｒｇｉｔ Ｂｒｏｃｋ － Ｕｔｎｅꎬ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４６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１７６􀆰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ｉｋｅ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ｗａｈｉｌ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ꎬ １８８５ － １９１０”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８６ꎬ ｐ􀆰 ２２４􀆰

Ｅｕｓｔａｒｄ Ｒ􀆰 Ｔｉｂａｔｅｇｅｚａꎬ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ｉｎ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Ｓｔａｔｅ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３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ｗａｒｔｈｍｏｒｅ􀆰 ｅｄｕ /
ＳｏｃＳｃｉ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Ｐａｐｅｒｓ / ２００７ / ｓａ＿ 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ａ􀆰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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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语言委员会成立ꎬ 成员国包括肯尼亚、 乌干达和坦噶尼喀ꎮ 该委员会旨在

促进斯瓦希里语标准化、 出版斯瓦希里语教材、 设置英属东非语言课程ꎮ① 随

后ꎬ 东非文学局成立ꎬ 大力提倡青年作家使用斯瓦希里语进行文学创作ꎮ
然而ꎬ 面对斯瓦希里语的蓬勃发展ꎬ 菲尔普斯 － 斯托克委员会 ( Ｔｈｅ

Ｐｈｅｌｐｓ － Ｓｔｏｋ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② 曾深表担忧ꎬ 并提醒殖民政府不应放松敦促民

众学习其他本土语言、 英语或其他欧洲国家语言ꎮ １９５３ 年ꎬ «宾斯传教团报

告» (Ｂｉｎ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指出ꎬ 斯瓦希里语影响了其他本土语言和英语的

学习ꎬ 扰乱了整个教育系统ꎻ 出于非洲学生利益考虑ꎬ 应将斯瓦希里语逐出

校园ꎮ 但这一提议最终未获采纳ꎮ③

英殖民政府虽然并未限制使用斯瓦希里语ꎬ 相反还提升了其标准化程度ꎬ
但精英式教育人为拉大了阶层间的社会距离ꎮ 社会距离再现为语言差距ꎬ 仅

允许少数人接受英语教育的规定导致了社会分层ꎬ 其结果是语言与政治权力

被强行绑定ꎮ 独立后ꎬ 这少部分精通英语的人晋级为国家统治精英ꎬ 其语言

偏好和语言态度对坦桑尼亚的语言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二) 独立初期确立斯瓦希里语的国语地位

坦桑尼亚在建国初期沿袭了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制度ꎬ 继而实行了社会主

义制度ꎬ 后来又转向资本主义制度ꎮ④ 社会主义时期以 “斯瓦希里化”
(Ｓｗａｈ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为主要特征ꎬ 表现为斯瓦希里语被广泛应用于所有公共领域

中ꎮ 独立初期是 “斯瓦希里化” 政策的筹备阶段ꎬ 也是即将践行社会主义制

度的缓冲阶段ꎮ 国内政治局势尚不稳定之时ꎬ 当政者有必要采取循序渐进的

改革方式ꎮ
坦噶尼喀大陆独立⑤时ꎬ 大多数居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斯瓦希里语ꎮ 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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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ｇｅ Ａ􀆰 Ｂｉｓｗａｌｏ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Ｓｈｉｆｔｓ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３２􀆰

美国纽约菲尔普斯 － 斯托克委员会创立于 １９１１ 年ꎬ 其创立者卡罗琳􀅰菲尔普斯􀅰斯托克女士

对黑人职前教育模式深表支持ꎬ 并积极给予资助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ꎬ 该委员会筹建了一个由英美教

育界人士组成的调查组ꎬ 负责调查非洲的教育状况ꎮ 该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洲教育的复兴ꎮ
Ｃａｓｍｉｒ Ｍ􀆰 Ｒｕｂａｇｕｍｙａꎬ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３７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１ꎬ ｐｐ􀆰 ６７ － ６８􀆰
Ｉｍａｎｉ Ｎ􀆰 Ｓｗｉｌｌａꎬ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２􀆰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ꎬ 坦噶尼喀宣布独立ꎮ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ꎬ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独立建

国) 两国组成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ꎬ 同年 １０ 月改国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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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坦桑尼亚的宪法规定: “坦噶尼喀的语言是英语和斯瓦希里语”ꎮ①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 (Ｊｕｌｉｕｓ Ｎｙｅｒｅｒｅ) 在坦桑尼亚共和日当

天发表斯瓦希里语演讲ꎮ 这是坦桑尼亚语言规划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ꎬ 标志

着斯瓦希里语的国语地位得以确立ꎮ 作为斯瓦希里语笃定的拥护者ꎬ 尼雷尔

强调: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髓和灵魂所在ꎬ 缺乏文化的国家不过是由一群没

有灵魂的人拼凑而成ꎻ 殖民主义的罪恶在于教唆殖民地民众以本土文化为耻ꎬ
迫使他们否认本土文化的存在价值ꎮ②

坦桑尼亚建国初期基本沿用了殖民时期的语言教育实践ꎬ 即斯瓦希里语

在基础教育前四年用作教学语言ꎬ 五年级起作为语言课程讲授ꎻ 三、 四年级

开展英语课程学习ꎬ 五年级起英语取代斯瓦希里语用作教学语言ꎬ 并一直持

续至高等教育阶段ꎮ １９６４ 年ꎬ 文化艺术司内设立 “国语处”ꎬ 主要职能包括

扩大斯瓦希里语的使用范围ꎬ 确保其在政府、 学校中的应用ꎻ 去除语言糟粕ꎬ
指明语言发展的正确道路ꎻ 实现书写系统和语言的标准化ꎻ 鼓励所有坦桑尼

亚人学习合乎语法的斯瓦希里语ꎮ 同年ꎬ 斯瓦希里语研究所成立ꎬ 负责收集、
编纂斯瓦希里语新词并规范其使用ꎮ 如此大规模的语言规划举措旨在为坦桑

尼亚的 “斯瓦希里化” 做好前期准备ꎮ
(三) 在教学语言中普及与应用斯瓦希里语

在社会主义变革时期ꎬ 坦桑尼亚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ꎮ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ꎬ
执政党坦盟中央执委会通过了 «社会主义发展纲要»ꎬ 亦称 «阿鲁沙宣言»
(Ｔｈｅ Ａｒｕｓｈ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ꎬ 正式宣布坦桑尼亚将建成社会主义国家ꎮ 该宣言概

括了乌贾马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ꎬ 反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ꎬ 以乡村发

展为主要目标ꎮ 乌贾马社会主义的教育理念体现为尼雷尔所倡导的 “为自力

更生而教育”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ｅｌｆ －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原则ꎮ
依据 “为自力更生而教育” 原则的内容所述ꎬ 教育能够改善人民生活水

平、 提高社会福利ꎻ 教育应该遵循社会主义原则ꎬ 减少对西方的依赖ꎻ 教育

应以满足国家需要、 提供终身教育为目标ꎬ 避免教育分层ꎮ③ １９６７ 年ꎬ 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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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理和第二副总统卡瓦瓦 (Ｒａｓｈｉｄ Ｋａｗａｗａ) 宣布在不影响国家正常运作的

前提下ꎬ 斯瓦希里语可用于处理政府事务ꎬ 英语将作为第二官方语言填补斯

瓦希里语所不具备的语言功能空缺ꎮ① 随后ꎬ 卡瓦瓦宣布小学一至七年级课程

全部使用斯瓦希里语讲授ꎬ 所有培训小学教师的师范学院必须以斯瓦希里语

作为教学语言ꎮ
在 “为自力更生而教育” 原则之下ꎬ 坦桑尼亚政府重视发展面向大众的

全民基础教育ꎬ 即每个坦桑尼亚儿童ꎬ 无论出身、 种族或宗教信仰ꎬ 都享有

进入公立学校或政府资助学校学习的机会ꎮ «阿鲁沙宣言» 和 “为自力更生而

教育” 原则问世后ꎬ 斯瓦希里语正式成为公立小学的教学语言ꎮ 在乌贾马社

会主义时期ꎬ 斯瓦希里语象征着与西方不结盟的政治立场ꎬ 全民教育成为实

现自力更生的前提条件ꎮ②

为了实现 “斯瓦希里化” 目标ꎬ 根据坦桑尼亚议会 １９６７ 年第 ２７ 号法案

的内容ꎬ 国家斯瓦希里语协会成立ꎬ 由共和国总统担任名誉主席ꎬ 足见国家

对这一机构的重视ꎮ③ １９７０ 年ꎬ 斯瓦希里语研究所并入达累斯萨拉姆大学ꎬ
专门从事语法、 修辞、 文学、 字典编纂等方面的研究ꎬ 同时该大学设立斯瓦

希里语文学系ꎬ 负责培养斯瓦希里语教学和研究人才ꎮ 除此之外ꎬ 桑给巴尔

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ꎬ 旨在促进斯瓦希里语的应用与推广ꎮ
截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斯瓦希里语的国语地位已获得全体国民的一致认

可ꎮ 在乌贾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引下ꎬ 英语被视为新殖民主义、 资本主义

和精英制度的爪牙ꎻ 斯瓦希里语则是挣脱殖民主义枷锁、 实现国家解放的标

志ꎮ④ 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以斯瓦希里语为唯一教学语言ꎬ 成效显著ꎮ １９７４
年ꎬ 政府普及基础教育ꎬ １９８０ 年入学率达到 ９８％ ꎻ １９７７ 年ꎬ 成人文盲率由原

来的 ７５％下降到 １７％ ꎮ⑤ 这些成绩的取得无疑应归功于斯瓦希里语作为教学

语言的实践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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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扩展斯瓦希里语的教学语言职能

坦桑尼亚国民对斯瓦希里语的热情加速了语言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 他们对

待英语的情感却复杂了许多ꎮ 原因在于ꎬ 斯瓦希里语迟迟未能获得作为中等

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教学语言的合法性ꎬ 英语仍是受教育程度高和社会地位

的象征ꎮ 自 １９６５ 年起ꎬ 两种语言间的矛盾关系时常激起全国性的热烈讨论ꎬ
与此相伴的是扩展斯瓦希里语教学语言职能的多次尝试ꎮ

早在 １９６９ 年ꎬ 坦桑尼亚政府就尝试将斯瓦希里语用作小学以上教育阶段

的教学语言ꎮ 国家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４ 年) 指出ꎬ 小学到中学

的教学语言断层产生并固化了语言沟壑ꎬ 导致高等教育脱离国家、 国民的实

际需要ꎮ 当然ꎬ 教学语言转换也不可一蹴而就ꎬ 应为筹备教材和积累师资力

量留有充裕时间ꎮ① １９６９ 年ꎬ 教育部向各中学校长发放公告ꎬ 概述了斯瓦希

里语逐步取代英语的时间安排ꎮ 依据公告内容ꎬ 政治教育②、 家政学以及历

史、 地理、 生物、 农学、 数学等多个学科分别从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０ 学年、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１
学年、 １９７１ / １９７２ 学年起ꎬ 使用斯瓦希里语作为教学语言ꎮ③ 政府相关机构即

刻承担起语言本体规划的任务ꎮ 截至 １９７５ 年ꎬ 政治教育、 地理、 商业、 数

学、 历史、 农学、 家政学等学科已具备斯瓦希里语教材ꎬ 同时经济学、 生物

学、 化学、 技术教育、 物理学等学科也已实现斯瓦希里语术语现代化ꎮ④ 然

而ꎬ 自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０ 学年以来ꎬ 整个改革项目戛然而止ꎬ 斯瓦希里语进军中等

教育的计划触礁ꎮ
１９８０ 年ꎬ 总统尼雷尔授权时任教育部长马克维塔 (Ｍａｋｗｅｔａ) 成立总统

教育委员会ꎮ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ꎬ 委员会提交调研报告ꎬ 建议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分

别于 １９８５ 年和 １９９１ 年实现英语到斯瓦希里语的教学语言转换ꎮ 遗憾的是ꎬ 该项

提议在后续报告中被无故删除ꎮ 上述调研报告提交两年后ꎬ 坦桑尼亚政府申明

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实践有待进一步加强ꎮ⑤ 此言论一出ꎬ 国内一片哗然ꎮ

􀅰９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ｎｉｔｅ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ｉｖｅ － 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ｅｒｓꎬ １９６９ꎬ ｐｐ􀆰 １５２ － １５３􀆰

政治教育是一门学习坦桑尼亚革命党政治哲学体系的学科ꎬ 以乌贾马社会主义为主要教学内容ꎮ
Ｂｒｏｃｋ － Ｕｔｎｅ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５７􀆰
Ｚａｌｉｎｅ Ｍ􀆰 Ｒｏｙ －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ꎬ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ꎬ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ꎬ １９９２ꎬ ｐ􀆰 １６１􀆰
Ｕｎｉｔｅ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ꎬ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３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ｅｒｓꎬ １９８４ꎬ ｐ􀆰 １９􀆰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１９８４ 年ꎬ 在英国政府资助下ꎬ 克里普 (Ｃｒｉｐｅｒ) 和陶德 (Ｄｏｄｄ) 二人就

坦桑尼亚国民的英语水平开展调研ꎮ 结果显示ꎬ 仅有 １０％的中学四年级学生

的英语水平达到了英语用作教学语言的要求ꎬ 仅有 ２０％的受试大学生能够轻

松阅读与学术研究相关的英文文献ꎮ 面对这一结果ꎬ 二人最终仍建议坦桑尼

亚教育部确定英语为教学语言ꎮ① １９８７ 年ꎬ 英语教学资助项目与英国政府对

坦桑尼亚的发展援助一同开启ꎬ 获得英国援助的前提条件之一即在教育系统

中继续开展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活动ꎮ
现实情况是ꎬ 坦桑尼亚的教育分化现象十分严重ꎮ 只有 １０％ 的小学毕业

生有机会接受中等教育ꎬ 这其中又仅有 ２％ 的学生可以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

造ꎮ② 国家教育与职业培训部 ２０１３ 年的官方数据显示ꎬ 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年间ꎬ
私立小学数量占学校总数的 ０􀆰 ０２％到 ０􀆰 ０５％ ꎬ 接受私立教育的学生占学生总

数的 １％ ꎬ 剩余 ９９％的学生全部入读公立学校ꎮ 上述数字如实反映出坦桑尼

亚教育的精英本质ꎮ 私立学校以英语为最大卖点ꎬ 学生一入学即接受全英语

教育ꎬ 这对于家长而言有着巨大的吸引力ꎮ 公立学校学生需在中学阶段完成

斯瓦希里语过渡到英语的教学语言转换ꎬ 无论在认知水平还是学业发展方面

都对学习者提出了巨大挑战ꎻ 相反ꎬ 全英语教学则意味着各教育阶段的教学

语言能够完美承接ꎮ 然而ꎬ 私立学校的高昂费用远远超出普通家庭的承受范

围ꎮ 通常情况下ꎬ 接受私立教育的多为精英阶层子女ꎬ 英语以文化资本的形

式在精英家庭中传承ꎬ 而这种优势条件为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所望尘莫及ꎮ

斯瓦希里语教学语言危机及其成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 全球化势头迅猛发展ꎬ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

内传播ꎮ 与此同时ꎬ 非洲大陆爆发经济危机ꎬ 迫切需要外部援助ꎬ 西方国家

由此获得插手非洲事务的机会ꎮ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非洲国家

调整经济结构ꎬ 坦桑尼亚随后被卷入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中ꎮ 除此之外ꎬ 由于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剧烈动荡ꎬ 坦桑尼亚自 １９９２ 年起实行多党制ꎬ 逐步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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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国理念ꎬ “乌贾马社会主义” 时代宣告终结ꎮ 自此ꎬ 就英语和斯瓦

希里语的地位问题ꎬ 国内形成两大阵营ꎬ 其对立态势主导着语言教育的发展

走势ꎮ
(一) 斯瓦希里语教学语言发展陷入困境

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上的重大调整引发了教育体制转型ꎬ 私立教育逐步

合法化ꎬ 语言天平逐渐向英语一端倾斜ꎮ 面对英语带给其使用者的社会地位、
经济优势、 受教育机会、 社会垂直流动机会等诱惑ꎬ 国民对英语的追捧程度

甚至超越了殖民统治时期ꎬ 斯瓦希里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实践陷入了重重危机ꎮ
究其根本原因ꎬ 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规划导向致使私立英语教育大受青

睐ꎬ 民众逐渐滋生出对本土语言教学的消极态度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坦桑尼亚政府公

开准许私立小学开展英语授课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教育文化部公文规定将 “政治教

育” 重新更名为 “市政学”ꎬ 以英语为授课语言ꎮ① 在国家经济状况恶化、 发

展举步维艰之时ꎬ 为了获得西方资金援助ꎬ 教育部、 总理办公室、 规划委员

会、 课程发展委员会等政府机构被迫接受随之而来的附加条件ꎬ 如实行教育

私有化和教材市场自由化ꎮ 教育领域的改革内容具体包括: 削减政府对公立

学校的投入ꎬ 实行教育收费ꎬ 废除全民教育ꎬ 使用国外教材和西方考试制度

等ꎮ② 坦桑尼亚逐渐丧失了对本国教育事务的决策权ꎬ 教育沦为西方国家操控

坦桑尼亚人民的政治工具ꎮ
“斯瓦希里化” 时期奠定的斯瓦希里语的优势地位出现松动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 语言教育规划与相关政策内容开始显露出前后矛盾、 模棱两可的

迹象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教育文化部出台 «教育培训政策»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ꎮ 其中第五章 “正规教育与培训” (Ｆｏｒｍａｌ Ｅｄｕｃａ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详

细规定了学前教育到中等教育阶段的教学语言和语言课程设置ꎬ 具体内容如

下: 其一ꎬ 学前教育阶段的教学语言为斯瓦希里语ꎬ 英语为必修科目ꎻ 其二ꎬ
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语言为斯瓦希里语ꎬ 英语为必修科目ꎻ 其三ꎬ 中学阶段

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ꎬ 斯瓦希里语自初中一年级起为必修科目ꎻ 其四ꎬ 英

语是中学阶段的教学语言ꎬ 大多数教材只具有英语版本ꎬ 这种局面可能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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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保持ꎮ 因此ꎬ 小学一年级应开展英语课程学习ꎬ 确保七年基础教育后ꎬ 学

生具备足够的英语识字能力ꎬ 以应对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及就业市场对英语

能力的要求ꎮ①

上述规定标志着英语在教育领域全面反弹ꎮ 表面上ꎬ «教育培训政策» 沿

用斯瓦希里语和英语各司其职的惯例ꎻ 实质上ꎬ 斯瓦希里语已经倒退为仅具

有过渡性质的教学语言ꎮ 整体而言ꎬ «教育培训政策» 内容笼统ꎬ 既缺乏具体

实施步骤和指导方针ꎬ 决策部门又无从对政策的实施予以全程监管ꎮ 宽泛的

政策内容和宽松的实施步骤加大了政策实施难度ꎮ② 除此之外ꎬ «教育培训政

策» 鼓励私人机构参与教育事务ꎬ 很大程度上背离了 “为自力更生而教育”
的原则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教育文化部出台 «文化政策»ꎬ 其中第一章涵盖对国语、 本土

语言、 外语和教学语言的相关规定ꎮ 其中第一条 “国语” 规定: 坦桑尼亚宪

法应将斯瓦希里语确立为国语ꎻ 鼓励个人或机构使用斯瓦希里语写作或出版ꎻ
国家斯瓦希里语协会负责斯瓦希里语的研究与推广ꎻ 国家斯瓦希里语协会应

与其他斯瓦希里语推广机构加强合作ꎬ 获取充足资源ꎬ 发挥各自职能ꎻ 其他

本土语言应继续促进斯瓦希里语发展ꎮ 第二条 “本土语言” 规定: 我们的人

民应使用本土语言ꎬ 并引以为傲ꎻ 对本土语言社区、 个人和机构研究、 记录、
保存、 翻译本土语言的行为予以鼓励ꎻ 对编纂本土语言词典和语法书的行为

予以鼓励ꎻ 对公立和私立机构出版、 传播本土语言材料的行为予以鼓励ꎮ 第

三条 “外语” 的规定为: 英语应成为学前教育、 小学和中学各阶段的必修科

目ꎬ 在高等教育中同样鼓励ꎬ 英语教学有待进一步加强ꎻ 鼓励教授其他外语ꎬ
如法语、 葡萄牙语和俄语ꎮ 而第四条 “教学语言” 则规定: 设定并实施专项

计划ꎬ 以确保斯瓦希里语用作所有教育和培训阶段的教学语言ꎻ 斯瓦希里语

应成为学前教育、 小学和中学各阶段的必修科目在高等教育中同样鼓励ꎬ 斯

瓦希里语教学有待进一步加强ꎮ③

与 «教育培训政策» 相比ꎬ «文化政策» 具有一定进步性: 一方面ꎬ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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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希里语外的其他本土语言获得了正式认可ꎬ 这在坦桑尼亚语言规划史上

尚属首次ꎻ 另一方面ꎬ 政府鼓励学习、 研究、 书写本土语言ꎬ 肯定了其他本

土语言对斯瓦希里语的积极作用ꎬ 充分认可了国家语言多样性事实ꎮ 然而ꎬ
实际情况是ꎬ 除斯瓦希里语外的其他本土语言仍被禁止用于报刊出版和广播

传媒等领域ꎮ 出于对语言部族主义的担忧ꎬ 政府甚至禁止人口普查人员向被

调查者询问任何与语言使用相关的问题ꎮ① 与此同时ꎬ «文化政策» 措辞含

糊ꎬ 如第四条第一款不仅就如何制定、 实施、 评估相关计划等核心问题缺乏

实质性指令ꎬ 而且对斯瓦希里语取代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实际困难太过轻描

淡写ꎮ 这些疏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决策者对待语言问题的暧昧态度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坦桑尼亚教育文化部的一份咨询报告建议: 自 ２００１ 年起ꎬ 将斯

瓦希里语用作中学阶段的教学语言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旨在制定 «文化政策» 实施策

略的会议在阿鲁沙召开ꎬ 会议号召教学语言转换计划即刻进入筹备状态ꎬ 确

保斯瓦希里语五年内能够成为初中一年级的教学语言ꎬ 并逐步取代英语在更

高教育阶段得以使用ꎻ 国家斯瓦希里语协会负责协调制定实施草案ꎮ 然而ꎬ
会议报告也提到 “资金匮乏是政策实施面临的首要困难ꎬ 所有需要资金扶持

的计划不得不推迟执行”ꎮ 鉴于坦桑尼亚国内现实ꎬ 实现教学语言转换的目标

恐将遥遥无期ꎮ
私立教育合法化以来ꎬ 教育部为私立学校制定了全新的英语版教学大纲ꎮ

自 ２０００ 年起ꎬ 私立小学学生可以使用英语作答毕业考试试卷ꎬ 而以往斯瓦希

里语是唯一的测试语言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教育文化部第二号教育公告明确规定英语

和斯瓦希里语分开测评ꎮ 此前ꎬ 学生则可以在两种语言中任选其一ꎮ 上述政

策内容不仅有失公允ꎬ 为私有化教育大开方便之门ꎬ 而且严重偏离了 «教育

培训政策» 和 «文化政策» 的基本方向ꎬ 凸显坦桑尼亚语言教育政策缺乏连

续性、 充满任意性、 前后矛盾等特点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教育文化部第九号教育公告

对中学课程调整做出如下指令: 每周 ３ 学时用于斯瓦希里语授课ꎻ 英语授课

时间为每周 ７ 学时ꎬ 两年后降为 ６ 学时ꎮ 这种安排与坦桑尼亚国内流传甚广

的教育理念不无关系ꎬ 即延长英语授课时间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英语水平ꎻ
斯瓦希里语随处可见ꎬ 因此没有必要花费大量时间专门学习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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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职业培训部提议制定全新的 «教育培训政策»ꎬ 准许英语授课从学前教育起

持续至高等教育阶段ꎮ①

斯瓦希里语的弱势地位同样波及桑给巴尔岛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桑给巴尔开展教

育政策回顾ꎬ 总结了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６ 年间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ꎬ 发现中学生的数

学和科学成绩偏低ꎮ 政府遂决定在小学五年级将这两门课程的教学语言由斯

瓦希里语转换为英语ꎬ 以帮助学生为中学阶段的学习做好准备ꎮ 此外ꎬ 五年

级新增 “信息、 交流和技术” 学科ꎬ 以英语为授课语言ꎮ② 上述决定影响深

远ꎬ 原因在于桑给巴尔岛是斯瓦希里语的大本营ꎬ 岛上居民几乎全部以斯瓦

希里语为母语ꎮ 这本应是斯瓦希里语链条中最为牢固的部分ꎬ 现已出现松动ꎬ
由此敲响了斯瓦希里语影响全面式微的警钟ꎮ

教育领域内斯瓦希里语和英语的矛盾对立所引发的教学语言危机ꎬ 具体

体现为两方面: 其一ꎬ 政府明知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欠佳ꎬ 却仍坚持推行

英语授课ꎻ 其二ꎬ 为保证教学效果ꎬ 教师时常使用斯瓦希里语授课ꎬ 学生却

需要使用英语作答结业试卷ꎮ 在与英语的博弈中ꎬ 斯瓦希里语的一次次后退

标志着坦桑尼亚教育本土化事业的倒退ꎬ “斯瓦希里化” 成果现已所剩无几ꎮ
语言教育导向深受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政治格局变动的影响ꎬ 英语意识形态

已在坦桑尼亚悄然苏醒ꎮ 斯瓦希里语教学语言危机背后是多重因素相互牵制、
彼此制约的现实ꎮ

(二) 斯瓦希里语教学语言危机的深层原因

建国初期ꎬ 斯瓦希里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族际通用语的作用ꎬ 成为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和传播媒介ꎮ 然而ꎬ 当轰轰烈烈的独立热情逐渐退去ꎬ
更为现实的问题浮出水面ꎮ 伴随着 “斯瓦希里化” 梦想渐行渐远ꎬ 教学语言

之争迟迟没有定论ꎮ 争论焦点无外乎以下三方面: 基础教育阶段是否应该开

展英语授课ꎻ 中等教育阶段能否继续斯瓦希里语授课ꎻ 两种语言在各教育阶

段应该如何分配教学语言职能ꎮ 通常情况下ꎬ 选择一种语言作为教学语言需

要回答如下问题: 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能否确保有效学习? 语言选择是否与国

家整体目标相一致? 备选语言的本体发展程度、 相关教材和教师数量是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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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用于授课的基本要求?① 斯瓦希里语显然已经满足了上述客观条件ꎮ 斯瓦

希里语授课既有利于宏观上提高国家整体教育质量ꎬ 激发国民创造性ꎬ 促进

国家经济增长和民主建设进程ꎻ 又有利于微观上减轻学生挫败感ꎬ 树立自信

心ꎬ 实现认知能力和个性的健康发展ꎮ
然而ꎬ 迄今为止ꎬ 斯瓦希里语非但未能成功入主中等教育ꎬ 其在基础教

育中的地位也已风雨飘摇ꎮ 坦桑尼亚教学语言危机源自后殖民非洲国家与前

宗主国间未曾剪断的殖民 “脐带”ꎬ 又与国内政治紧密相关ꎮ 语言教育成为支

配与权力得以发挥作用的媒介ꎬ 并扮演着强化社会不平等和群体分化的角色ꎮ
这一现实很大程度上展现出后殖民非洲国家的共有特点ꎬ 是英语全球化视域

中语言政治化、 精神殖民化、 教育精英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１􀆰 语言政治化

语言是记录政治发展历程的活化石ꎬ 因此语言时常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ꎬ
并最终具体化为语言政策ꎮ② 坦桑尼亚教学语言危机是语言问题严重政治化的

产物ꎬ 语言政策被用作争夺政治权力的武器ꎬ 成为权力集团垄断特权、 实现

特权再生产的有力工具ꎮ
在坦桑尼亚ꎬ 斯瓦希里语国语地位的确立或以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演说为

标志ꎬ 或以具体语言实践为准绳ꎬ «宪法» 或与语言相关的法律文件从未曾对

此做出明确规定ꎬ 因此斯瓦希里语是 “事实上” (ｄｅ ｆａｃｔｏ)、 而非 “法律上”
(ｄｅ ｊｕｒｅ) 的国语ꎮ 坦桑尼亚实行双官方语言制度ꎬ 但只有英语是商业、 法律、
教育等高端领域的首选语言ꎮ 这种政策导向和语言偏好实质上反映出后殖民

非洲国家中普遍存在的语言金字塔结构ꎮ 前殖民语言永远处于塔尖ꎬ 主体民

族语言或地区通用语屈居其后ꎬ 其他本土语言位于金字塔底端ꎮ 坦桑尼亚的

语言金字塔结构如图 １ 所示ꎮ
英语虽然使用人数有限、 地域分布促狭ꎬ 却能够带给使用者声望、 权力

和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ꎮ 与英语相比ꎬ 斯瓦希里语的使用人数多、 分布范围

广ꎬ 却远不能赋予其使用者与英语相匹敌的社会地位和上升空间ꎬ 其他本土

语言更是如此ꎮ 这一结构刻画出坦桑尼亚的语言多样性现实和语言地位等级

势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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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坦桑尼亚语言金字塔结构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坦桑尼亚语言结构情况绘制ꎮ

　 　 斯瓦希里语和英语的地位更迭很大程度上与坦桑尼亚国内的政治制度交

替密切相关ꎮ 在社会主义时期ꎬ 政府大力推广斯瓦希里语ꎬ 出台 “斯瓦希里

化” 长远规划ꎬ 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ꎮ 然而ꎬ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热情逐

渐冷却ꎬ 资本主义回潮ꎬ 全面振兴斯瓦希里语的诸多计划几经搁浅ꎬ 最终被

放弃ꎮ 英语成为宣扬多党制、 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思潮等西方意识形态的语

言ꎬ 语言的政治属性呼之欲出ꎮ
归根结底ꎬ 在语言政治化这一动态过程中ꎬ 语言成为一种政治资源ꎮ 谁

能控制语言使用ꎬ 谁就能控制通往政治舞台的通道ꎮ 只要有一种精英分子或

官方行政通用的优势语言存在ꎬ 那么无论精英人数多少ꎬ 这种语言在日常生

活中使用频率多低ꎬ 都会产生一个以优势语言为标志展开沟通的精英群体ꎮ
优势语言可以通过国民教育或其他行政措施ꎬ 享有独尊地位ꎮ① 优势语言象征

着统治阶层的权力地位ꎬ 语言势差与政治权力密不可分ꎬ 一个国家的语言格

局深受该国的政治局势左右ꎮ
２􀆰 精神殖民化

斯瓦希里语教学语言危机源自西方殖民统治的后续影响ꎬ 而坦桑尼亚并

非唯一在教育本土化事业中屡遭挫败的后殖民非洲国家ꎮ 非洲大陆殖民化不

仅意味着非洲人民失去了政治、 经济自主权ꎬ 同时意味着他们在文化和意识

形态上也依附于宗主国ꎮ 西方殖民者不仅强占非洲作为原料产地ꎬ 更是通过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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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愚化民众ꎬ 割断非洲人与非洲文化、 传统的联系ꎬ 进一步操控失去

“文化之根” 的非洲人民ꎮ
与常见殖民形式不同ꎬ 精神殖民的作用更为深远ꎬ 作用机制也更为隐蔽ꎮ

精神殖民并非一定依附于客观存在的殖民体制ꎬ 政治、 军事殖民终结也并不

意味着精神殖民随之瓦解ꎮ 精神殖民是 “认知暴力”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的

一种形式ꎬ 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思维空间的干预ꎬ 影响后者的思维结构、 思

维运作模式和思维内容中的核心成分ꎬ 所产生的效果持久且不易消除ꎮ 双方

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中ꎬ 这种无意识特征正是精神殖民的罪恶所

在ꎬ 它往往可以在政治殖民消退以后继续禁锢被殖民者的思想ꎮ 当被殖民者

承认殖民者的 “文明开化思维” 优于自己的 “原始思维” 时ꎬ 精神殖民化过

程宣告完成ꎮ
２０ 世纪见证了西方世界观、 意识形态、 生活方式的全球传播ꎬ 语言成为

传播和渗透西方价值取向、 殖民化民众思想的绝佳工具ꎬ 西方殖民者对这一

点心知肚明ꎮ 殖民统治时期ꎬ 宗主国语言、 文化和价值观念流入非洲国家ꎬ
本土语言和文化遭遇生存危机ꎮ 为了继续控制殖民地ꎬ 宗主国通常在给予殖

民地政治独立前ꎬ 预先培植一批受过西方教育、 能够代理自己实施统治或至

少能够与之打交道的人物ꎬ 将他们设定为交权对象ꎮ① 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西方

国家培养出来的ꎬ 既不完全了解本国国情ꎬ 又缺乏治国经验ꎬ 按照欧洲模式

建国已成为非洲各国统治精英的共同目标ꎬ 搬用西方政治、 经济结构和体制

成为后殖民非洲国家的普遍特点ꎮ② 国家独立后ꎬ 统治精英成为西方价值观念

的拥护者和倡导者ꎮ
正如 «关于非洲语言与文学的阿斯马拉宣言» (Ａｓｍａｒ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所说ꎬ 殖民主义是非洲语言和文学发展的最

大障碍ꎬ 殖民枷锁依然束缚独立后的非洲国家ꎬ 并继续殖民化非洲人民的精

神世界ꎮ③ 无论在殖民地时期ꎬ 还是后殖民时期ꎬ 抑或在本国或在殖民属国

中ꎬ 西方国家始终无法坦然面对语言多样性的客观事实ꎮ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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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内ꎬ 西方社会歧视兼通双语或多语者ꎬ 双语能力和双语现象被视为严重

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ꎮ① 对 “单一语言、 单一文化” (Ｍｏｎｏ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ｓｍ ＆
Ｍｏｎ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的偏爱在西方社会蔓延ꎬ 其渗透程度之深以至于非洲殖民属

国的建国理念完全被其左右ꎮ 宗主国语言被视为彰显国家统一、 民族融合的

完美选项ꎬ 本土语言则被贬低为 “部落语言” 和 “未开化” 的语言ꎮ 由此造

成的结果是ꎬ 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欠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ꎬ 国民也缺乏独立的

文化意识和自主性ꎮ
学校是开展精神殖民的主要场所ꎮ 学校教育对许多儿童而言可望而不可

即ꎬ 因此以学校为背景的实践活动总是能够唤起民众的积极回应ꎮ② 正因为如

此ꎬ 教学语言选择可以成功地塑造普通人的语言思维和语言态度ꎬ 前殖民语

言的教学实践固化了 “本土语言无用论” 思想ꎮ 非洲民众接受了布朗特

(Ｂｌａｕｔ) 所说的 “殖民者世界模式”ꎮ 在这一模式中ꎬ 非洲本土语言与发展、
进步等概念格格不入ꎬ 任何优秀的东西都产自西方国家进而向边缘国家或地

区扩散ꎮ③ 这种思维范式实质上是 “欧洲中心论” 和 “白人至上论” 霸权思

想的一种延续ꎮ
由此可见ꎬ 后殖民非洲国家彻底实现非殖民化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征程

还很漫长ꎮ 几内亚政治家塞古􀅰杜尔曾说ꎬ “如果有人认为取得独立就万事大

吉ꎬ 可以不必再作努力ꎬ 那他就是不睁开眼睛看看现实状况ꎬ 就是同历史的

进程背道而驰”ꎮ④ 爱德华􀅰萨义德将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的反抗分为两种:
一种是 “收复领土” 的反抗ꎬ 即 “一线反抗”ꎻ 另一种是 “意识形态反抗”ꎬ
即 “二线反抗”ꎬ 也就是文化反抗ꎮ 文化反抗必须使被囚禁的民族语言、 民族

文化恢复本来面貌ꎬ 必须组织并维系社会记忆ꎮ⑤ 大多数非洲国家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完成了 “一线反抗”ꎬ 建立起独立的主权国家ꎬ 但 “二线反抗” 战果

稀少ꎮ 西方语言意识形态仍然左右非洲民众的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ꎬ 制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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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视野下的坦桑尼亚教学语言问题　

们的语言选择ꎬ 并最终影响国家的语言生活ꎮ
３􀆰 教育精英化

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影响公众行为、 指引舆论导向、 塑造观察视角

的潜能ꎮ 与此同时ꎬ 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往往由精英偏好而定ꎬ 反映精英

阶层的态度和价值观ꎮ①

在非洲国家中ꎬ 教育是主要的权力来源ꎮ 一位尼日利亚天主教传教士曾

说: “无论是谁ꎬ 掌控学校就意味着掌控国家、 掌控宗教、 掌控未来”ꎮ② 教

育中的语言选择能够决定群体参与教育的程度和个人受教育机会的多寡ꎬ 进

而影响学习者最终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潜力ꎮ 教育中语言的重要性可见一斑ꎬ
其中教学语言选择又是重中之重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大力提倡母语教育ꎬ
将其作为 “全民教育”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ｌ) 的关键所在ꎮ 然而ꎬ 许多非洲国家

却反其道而行之ꎬ 不仅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认知水平发展ꎬ 强化了

教育不平等格局ꎬ 破坏了民主建设进程ꎬ 而且加深了非洲国家对西方的依附ꎬ
削弱了自身发展潜力ꎬ 导致儿童陷入身份认同误区ꎬ 最终阻碍了本土语言与

文化的发展和非洲文明的伟大复兴ꎮ
与其他后殖民非洲国家相类似ꎬ 坦桑尼亚统治精英渴望充分发挥前殖民

语言作为阶层分化标志的作用ꎬ 以确保本阶层独享特权地位ꎮ 教育的精英特

质突出体现在斯瓦希生语教学和英语教学的极度分化ꎬ 学校因此成为一个生

产文化区隔的场所ꎮ 精英阶层之所以致力于开展前殖民语言教学ꎬ 目的在于

实现精英圈 (Ｅｌｉｔ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的再生产ꎮ 几乎在所有后殖民非洲国家都可以寻

到精英圈的踪迹ꎮ 教育沦为维护特权的工具ꎬ 高等教育更是成为生产精英的

机器ꎮ 有数据显示ꎬ 一些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及总人口的 １％ ꎮ③ 教育

精英化直接导致辍学率和降级率居高不下ꎬ 教育事业发展迟缓ꎬ 国民识字能

力低下ꎮ 教育危机反冲到社会层面ꎬ 致使国家民主进程停滞不前ꎻ 国民无法

充分为国家政治、 经济建设出谋献策ꎻ 少数人长期垄断政治权力ꎬ 滋生了大

量腐败现象ꎻ 本土语言严重消亡ꎬ 极大影响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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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后殖民非洲国家都保留了前殖民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和教学语言ꎬ
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并延续了殖民母国的价值体系ꎮ 这一导向在赋予精英家

庭巨大优势的同时ꎬ 强化了非精英家庭和民众的不利地位ꎬ 进一步加强和机

构化了文化资本的不均衡分配ꎮ

结论与思考

近现代以来ꎬ 坦桑尼亚历经了殖民统治、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３ 个发展阶

段ꎬ 与此相伴的是英语和斯瓦希里语的语言地位在国家发展历程中的起伏涨落ꎮ
斯瓦希里语为国家统一、 民族融合做出了卓越贡献ꎬ 但坦桑尼亚正在逐步远离

建国初期的 “斯瓦希里化” 梦想ꎬ 教育本土化大业不断受到侵蚀ꎮ 新自由主义

思潮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置于同一国际视野中ꎬ 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涌入

在一定程度上蚕食了坦桑尼亚青年一代的信仰ꎮ 在语言政治化、 精神殖民化、
教育精英化等多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ꎬ 斯瓦希里语的发展渐趋迟缓ꎮ 这也解释

了为何在独立半个世纪后ꎬ 坦桑尼亚仍未在发展上取得长足进步ꎮ 顺鲍 (Ｂｅｂａｎ
Ｓａｍｍｙ Ｃｈｕｍｂｏｗ) 将这一状况描述为 “没有发展的增长”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①ꎬ 即尽管出现了可喜的经济增长迹象ꎬ 但仍普遍存在城乡发展严

重不均ꎬ 阶层间贫富、 权力分化极其显著ꎬ 国民素质普遍低下等现象ꎬ 市中心

的摩天大厦与周边乡镇的低矮民居形成强烈反差ꎮ 之所以如此ꎬ 部分原因在于

“发展” 这一话题从未将语言因素纳入全面考量之中ꎮ 斯瓦希里语有助于促进知

识和信息传播、 加快民主建设进程、 消除社会分化、 推动国家发展ꎬ 但当学校

教育一味忽视学生所了解、 所感知的ꎬ 同时在西方国家和统治精英的支持下ꎬ
英语被扶持为斯瓦希里语的强劲对手ꎬ 由此隐含的信息便是本土的语言、 文化

和体验没有任何价值ꎮ 学生在认知和心理层面上的双重创伤ꎬ 以及对本土语言、
文化价值和自身存在价值的质疑均将最终危及社会的整体发展ꎮ

语言议题最终是一道政治议题ꎬ 社会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反映并作用于

语言层面ꎮ 语言关系不平等源于人为建造的语言等级结构ꎬ 西方国家炮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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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视野下的坦桑尼亚教学语言问题　

的国际语言等级制是世界范围内语言不平等的症结所在ꎮ① 斯瓦希里语和英语

在坦桑尼亚的角逐既是国际语言格局中力量抗衡的一个缩影ꎬ 又是后殖民非

洲国家中本土语言与前殖民语言间存在地位等级势差的一个有力证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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